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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科拿着长棍走在秦巴山区的一
条狭窄山路上，身后跟着多位学生。正当
7 月，山里热得像蒸桑拿，一行人走了几
十里山路，又热又累又饿。可“冤家路窄”，
草丛中突然杀出一条蛇来，气势汹汹地挡
在老朱面前。学生们尖叫起来，老朱可不
怕，他在山里每天能见到10多条蛇。老朱
握紧木棍，狠狠瞪着蛇。对视了十几分钟
后，蛇没能坚持住，悻悻而去⋯⋯

向《经济日报》记者讲起在山间调查
的苦日子时，朱清科满是轻松幽默的语
气。30 多年来，这位从宁夏固原贫困山
区走出的西北汉子，常年奔波在陕西、山
西等地的黄土高坡和崎岖山路上，用扎实
创新的科研成果捍卫着黄土地的绿意生
机。他的多项先进技术累计推广应用上
千万亩，使造林保存率提高约 20%，先后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水土保
持科学技术一等奖等多项殊荣。

曾经的黄土坡变绿了，60 岁的老朱
鬓白了。

“不到一线，好东西就漏掉了”

朱清科1978年考入北京林业大学水
土保持专业。看着前辈们个个像农民一
样整天奔走在山间野外，扎根一线的科研
情结深深种在了朱清科心里。“一线太重
要了。不到一线调查，好东西就漏掉了。”
朱清科感叹。

上世纪 70 年代末，陕西省渭北高原
的淳化县水土流失十分严重。1982 年，
朱清科来到西北林学院工作，将淳化作为
首个“一线战场”。当时，人们对于黄土高
原究竟如何发展存在争论。好多人提出，
应该保护生态，不予发展。可朱清科不这
么看，“在温饱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保护生
态就是句空话！黄土高原，既要保护，也
要发展”！

如何实现呢？方法还得从一线来。
朱清科和学生们跑遍了淳化 12 个乡镇，
细细摸清了当地生态难点，通过大量调查
和试验研究论证，提出了种植业、养殖业、
林果业这一“三环结构”发展模式和其配
置比例。“农业提供粮食，牧业提供肥料，
林果提供经济收入。其中，肥料将这三环
串连起来，形成一个稳固系统。”朱清科的
这一创新理论和方法推动当地转变了观
念，坚定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如今，“一
湖清水两岸绿，半城山水半城树”的淳化
县已是全国绿化模范县，农民收入 70％
以上来自林果业。

攻下淳化这个“山头”后，朱清科将科
研目光移向生态环境更加脆弱的陕西省
吴起县。上世纪90年代，吴起县水土流失
面积曾超过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90%。朱
清科到吴起后，发现当地对于“封育”还是

“造林”的争论比淳化更加激烈。
朱清科决定让事实来说话。他给当

地干部群众做了一次大试验：选择了基本
状况相近的两条流域，一条封育，一条造
林。进行了严谨对比后证实：要想使封育
形成植被达到人工造林5年的效果，起码
需要封育 50 年以上。等待是懒汉的做
法，想要快速绿起来，生态修复一定要人
工促进，而且越是自然条件差的地区越需
要人工促进，输入物质和能量。试验结果
让当地人心服口服，干部群众齐心协力，
开拓新的发展大道。

在吴起，朱清科成了一个活地图。吴
起县有的干部下乡，甚至会咨询老朱哪条
道通不通。“我是走山路出身的，一到山里
边，就来精神。血糖、血压的指标都一下
子正常了。”老朱笑着说。去一线调查，一
天走上 60 里山路是家常便饭，老朱的脚
步比学生们还快。

山间一线既是科研的富矿，也有着难
以预料的危险。一次，老朱跟学生在山地
里搜集数据，突然乌云骤起，暴雨如注，看
不清10米以外的东西。他们急忙躲在一
块大石头下避雨，可发现石头已开始松
动。情急之下，他们只好冲进雨中赶路，
全身湿了个透。虽然最后安全返回，很多
人却因为极度受寒，落下了咽炎的病根。

从“大锅饭”到“精准配置”

传统的人工造林种植点配置，大多都
是等株距和行距栽种。然而，在一块坡面
上，由于侵蚀等原因，土壤水分分布不均，
导致人工造林成活率不高。“在半干旱地

区，水是解决植物‘温饱’问题的关键。传
统的‘吃大锅饭’式的种植方式不利于黄
土陡坡造林。”针对这一难题，朱清科提出
了相关造林理论与方法。他将黄土坡面
的微地形划分为5种类型，根据各种微地
形的土壤水分、养分等条件及其分布规
律，提出了基于微地形去设计乔灌木树种
结构。这一研究成果突破了传统造林方
法，解决了造林保存率低和容易形成“小
老树林”的问题。该成果在延安市累计推
广应用达690万亩，节约了20%至30%的
种苗费、人工费等，使造林保存率提高约
20%。

朱清科明白，好技术不真正落实到一
线，就不算成功。心细的他经常盯在造林
现场，为村民们答疑解惑。一次，在青海
平安县，干部们反映造林成活率低。朱清
科到现场一看，发现了一个细节：村民们
在上山造林工作中，所带树苗根系都没有
保护。树根裸露超过1分钟，一些比较敏
感的树苗就减少了生命力。朱清科给村
民们出了一招，让他们在搬运树苗时带着
水桶，将树根放在桶里，桶里放一点水，用
潮湿水汽来避免根系毛根失水。等栽植
坑挖好后，栽一棵，从桶里取一棵。这个
小举措，让当地的造林存活率大幅提高。

还有一次，在陕北，朱清科发现，当地
人在道路边坡挖坑造林种灌木。敏锐的
他预感到，这种陡坡绿化可能要失败。因
为他发现，道路边坡的表土有一层干土
层，其厚度与道路边坡的坡向、坡度、高度
和边坡形成时间长短等因素都有关，不考

虑这些因素大而化之地栽种，难以取得好
效果。果不其然，在边坡直接挖一个浅浅
的小坑，直播树草种很难成活。于是，朱
清科带领团队深入实地系统展开调查，提
出了“打孔深栽”陡坡造林技术体系：即在
道路边坡上打一个深孔，栽深根性的容器
苗，让其吸收到 30 厘米土层以下的土壤
水分，确保树木成活和健壮生长。这项技
术获得了广泛推广应用，让当地的道路边
坡绿意盎然。

在青海的一项研究中，朱清科试着将
宁夏枸杞引入当地农林复合建设树种
中。他精挑细选了150棵树苗，托运到试
验基地，种植后成活率非常高，而且当地
农民也很喜欢这个树种。通过多次引进
和示范推广，宁夏枸杞“红”到了青海，如
今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不容糊弄的朱老师

朱清科的博士生李萍是跨专业读
博。她本想着一开学就赶紧确定研究方
向，可导师老朱却“不紧不慢”：“你先好好
读专业文献，隔一周来向我汇报心得。”眼
看着其他同学纷纷确定了方向，连续读了
好几个月文献的李萍有些着急了，可导师
之命又不得不从。她用了一年时间啃遍
专业文献后，这才确立了研究方向。“后来
我才明白，朱老师是用这种方式让我夯实
专业基础，再通过多次交流摸清我的专业
爱好和特长，最终给我确认了一个特别适
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朱老师就是这样，做
什么都特别认真，容不得糊弄。”李萍说。

“水土是什么，水土就是野外。”朱清
科的导师、北京林业大学朱金兆教授说。
在他眼里，这位只比他小一轮的学生在科
研上特别肯钻研，十分认真，从不糊弄。

“他新到一个实践地点，总是先把周边仔
细跑个遍，摸清楚情况。”朱金兆回忆。

“朱清科在水土保持精准配置方面的
重要研究成果，其基础和精髓就在于精准
认识环境。实现这种精准，自然容不得糊
弄。”北京林业大学周心澄教授这样评价。

上世纪 90 年代，朱清科和其他专家
在山西吉县做科研调查时发现，该县地形
地貌典型，水土流失现象明显，对黄土高
原的水土流失治理极具科研试验价值。于
是，他和专家们对选定的流域开展小班调
查。有的区域方圆几十里都荒无人烟，根
本无路可走，更谈不上交通工具了，他们
硬是咬着牙，一天走上百里路去了解实地
情况，全面掌握了第一手数据，为后来几
十年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科研攻关上，朱清科从不糊弄自
己。从淳化到吉县再到吴起，攻关难度一
个比一个大。一个难题解决后，他很快就
转向另一个难题，不留恋已有成绩。“你得
不断给自己设坎儿，不断去挑战更难的，
这样才会进步。”朱清科说。

这么多年马不停蹄，累么？老朱说：
“把黄变成绿，看到自己的技术得到落实，
我就很兴奋。我是黄土高原上农民的儿
子，我想为这片土地和农民做些事。”

▲ 朱 清 科
（中）在指导学生
做实验。

本报记者
董碧娟摄
◀ 朱 清 科

（中）和学生在安
装黄土坡面缓台
微地形土壤水分
检测仪器。

（资料图片）

创 新 技 术 染 绿 黄 土 高 坡
——记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教授朱清科

本报记者 董碧娟

年关将近，徐州地铁 2 号
线市政府站即将封顶。此时，
距今年 3 月份工程开工仅仅
10 个月，创造了徐州地铁建设
史上车站当年开工、当年封顶
的新纪录。创造出“徐州速度”
的，就是行业内出名的“拼命三
郎”——痴迷盾构的中铁十二
局徐州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
程副指挥长毋海军。

初见毋海军，很难想象眼
前这个身材高大、精神饱满的
中年汉子，去年刚做过切除脑
垂体瘤的开颅手术。

时间回拨到 2015 年 4 月
27 日。这天一早，身为中铁十
二局集团沈阳地铁 9 号线 7 标
项目经理，毋海军照常巡视工
地后，回到项目部开例会。突
然，他眼前一黑，倒在了会议桌
上。5月4日，毋海军被确诊为
脑垂体瘤，在北京接受了手术。

“手术时，正赶上沈阳地铁
下穿浑河，施工难度大，工期紧
张。毋海军不顾医生反对，做
完手术仅 3 天，就回到了工地
上，真是个‘拼命三郎’。”项目
部党工委书记花相明回忆说。

拖着病体，毋海军创造了
东北高寒地区地铁车站当年开
工、当年封顶的“沈阳速度”；他
用一台盾构完成了别人两台盾
构才能完成的任务，首家贯通
了全线最长的盾构区间。

“这么拼命为什么？”面对众人的不解，毋海军轻描
淡写地说，“我是打心里喜欢盾构，离不开我的工作”。

1990年，毋海军从兰州铁道学院工程机械专业毕
业，来到中铁十二局集团，成为一名普通技术人员。
2006 年，在大山之中打通过数条隧道的毋海军，迎来
了工作平台的大转型——从逢山凿路，转向水下、地下
凿隧。自此，他与盾构机结缘，先后在深圳、长沙、沈阳
组织完成了3次经典的盾构穿越。他也成为一名真正
的盾构痴人。

2008年，有着“中国铁路世纪隧道”之称的广深港
铁路客专狮子洋隧道开工建设，毋海军担任了项目常
务副经理。这是我国首条穿江越洋的水下铁路隧道，开
挖直径近12米，运营速度目标值为世界第一。“那时我
38 岁，能接触到当时我国铁路最大的盾构工程，非常
兴奋。在人生最好的阶段遇到难得一遇的机会，感觉自
己特别幸运。”毋海军说。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此后，毋
海军经常主动要求参与难度大、技术新的项目，不断完
成各种技术突破，多个重大盾构工程都有他的身影。

毋海军痴迷盾构，还在于他对工作的责任心。拿
他参与建设的广深港狮子洋隧道和沈阳地铁来说，采
用的都是泥水平衡式盾构机。狮子洋盾构施工在水下
50 米，沈阳地铁在水下 22 米；河床最低处距离隧道顶
分别为 10 米和 13 米。盾构在河床下施工，承受的压
力非常巨大，压强分别达到约22万和50万帕斯卡，相
当于每平方米要承受20吨和50吨的重量。

“最大的难点在于，盾构机掘进时，既要顶住开挖
后的掌子面给刀盘的压力，还要克服自重、摩擦力等。”
毋海军解释说，盾构施予的压力过小，掌子面的泥水就
会涌进舱内，造成坍塌、河道沉降；压力过大，则可能击
穿覆土层，产生同样后果。“一旦上面的水系和掌子面
连通，其压力是不可想象的，江水会立即倒灌进盾构机，
进而淹没整个隧道，将会造成巨大损失。”毋海军说。

“搞盾构的，在下穿河道、水系时，没有一个不是如
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毋海军说。为此，他废寝忘食，
不断学习不同地质条件下的盾构知识，提高自身理论
和技艺水平。在每次施工下穿前，他还会周密做好各
种准备工作：勘测好各种地质地形，刀具必须维护到最
佳状态，物资准备要未雨绸缪，工序安排要紧密衔接，
所有措施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只有艺高，才能实现人胆大。“真正进入水底，就是
一个字——快，越快危险系数越小。”毋海军说，“沈阳
地铁汪曹区间下穿浑河河道近 500 米，左右线我们各
用了30天时间，创造了全线最高纪录”。

作为盾构专家，毋海军为多个施工项目提供了多
种设备改造和技术方案。他参著的《直径 11.2 米泥水
盾构穿越上软下硬地层施工技术研究》等科技成果，先
后获得中国铁建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特等奖，湖南省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他多次被企业授予“杰出贡献
奖”“十大杰出人物”“实干先进个人”等称号，还曾荣获
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和火头车奖章等。

“我是幸运的。身为学设备的人，这辈子能和盾构
这些尖端复杂的设备打交道，我觉得是件很幸福的事
情。”毋海军说。

痴迷盾构的

﹃
拼命三郎

﹄

本报记者

齐

慧

毋海军（右二）和同事商讨盾构方案。（资料照片）

位于福建漳浦县湖西畲族乡贫困山
区的后溪村村民，几乎从不担心“看病
难”。因为，他们有一位坚守了 18 年的健
康卫士——乡村医生陈伟琳。

18年，坚守乡亲的健康

后溪村交通不便，900 多户 3600 多
人分散在 16 个自然村，但“只要有事，肯
定随叫随到”。村民杨红芽老奶奶这样评
价陈伟琳医生。“随叫随到”，是记者听到
对他最多的评价。

2016 年 8 月 22 日，村里 6 个孩子玩
“过家家”，采野蘑菇煮着吃。晚上约7点，1
名男孩出现频繁呕吐、腹痛症状，另有3人
也陆续出现类似症状。接到电话，陈伟琳放
下饭碗，火速赶往村民家中救治。见情况严
重，他急忙将4个孩子送到漳浦县医院，晚
上10点半左右，又紧急转往漳州市医院。

赶去医院的路上，陈伟琳得知，还有2
名孩子也吃了野蘑菇，他赶紧联系孩子家
人把孩子送往医院；同时，又电话协调漳州
市医院紧急启动一级预案，做好准备对孩
子紧急救助。“经诊断，6名孩子全部为食物
中毒。主治医生说，幸好陈伟琳出诊及时，
判断也很准确，没有错过最佳治疗时间，不
然后果不堪设想。”湖西乡卫生院院长蓝文
泰说，“匆忙中，家长们带的钱不够，陈伟琳
还垫付了几百元的医药费”。

陈伟琳家距离后溪村最远的自然村有
三四公里，18 年来，他走遍这里的每家每
户。“不能放弃一个病患，这是一个医生的
本分。”每次出诊，陈伟琳都谨记父亲叮嘱。

2004 年至 2011 年，南山自然村一位

高龄村民患上了糖尿病足，陈伟琳每天需
要往返两三趟为病患清洗伤口。2006 年，
洪水将出诊路上的一座桥梁冲毁。在接下
来的两年里，他不得不每天涉溪通过；有
时，还要绕道7公里多的山路。

陈伟琳视病人为亲人，对孤寡老人、残
障病人更是关爱有加，减免医药费、送上慰
问品成了他的行医习惯。蓝厚仔老奶奶今
年 84 岁，患有高血压。考虑到她经济条件
有限，陈伟琳配药只收成本价，有时甚至自
掏腰包。“陈医生经常不收药钱，还会带着
水果来看望我。”蓝厚仔满脸笑容地说。

“18年来，很少自然醒，都是被求医电
话叫醒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半夜发病，但
他们不愿半夜叫醒我，想让我睡个好觉。”
陈伟琳腼腆地说，“大家信任我、关心我，我
会一直尽职尽责，坚守下去”。

两代人，坚守父亲的事业

陈伟琳中等身材，戴一副黑框眼镜，温
文尔雅。1998年，从漳州卫生学校毕业后，
他放弃了做一名城镇医生的选择，最终选
择留在家乡，成为后溪村惟一的执业医师。
这既是陈伟琳的选择，也是他父亲的选择。

“我当上乡医，很大程度是受父亲的影
响。父亲是一名好医生！”1968 年，父亲陈
启惠从龙溪卫校（漳州卫校前身）中医专业
毕业后，成为湖西乡卫生院的一名医生。

“四君子汤中和义，参木茯苓甘草比⋯⋯”
在父亲影响下，6岁时，陈伟琳就将包含中
医常用方剂的《汤头歌诀》背得滚瓜烂熟。

陈伟琳12岁时，村里一位老奶奶患重
病，生命垂危，在父亲的悉心治疗下，又多

活了 10 年。这件事让陈伟琳感触很深，像
父亲一样行医救人的想法，在他幼小心灵
里深深扎下了根。长大后，靠着在家受到的
中医学熏陶，加之在学校受过的西医学专
门培训，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中西医结合”。

“我在畲乡做了一辈子‘赤脚医生’，
对这片地头感情最深。这小子也是畲乡的
儿子，有了文化，更应该留在这里！”陈启
惠说。

1968 年至今，他们父子俩担负起为
全村人治病的重任，村民称他们为“家庭
医生”。后来，父亲年事渐高，就由陈伟琳
独自挑起了给百姓看病的担子。

“村民的健康需求越来越高，我感到责
任越来越大，能力也要不断提高。”陈伟琳
说，近几年，他一直没有中断学习：考取了
西医大专学历，还在读福建中医药大学的
函授本科，计划明年考取中级执业医师。

38本献血证，坚守医生天职

18年来，陈伟琳累计出诊2.48万多人
次，为老年人义务体检5100多人次，免费
发放健康教育材料1.6万多份，义务通知计
划免疫对象6000多人次⋯⋯但在陈伟琳
看来，还远远不够。他希望活着的人更加健

康，临终者能体面地离开。因此，为村里临
终老人进行人文关怀，成了他的工作重点。

2011 年，村民陈田根因中风丧失了
生活能力。在其病重的最后 35 天，陈伟琳
不怕脏、不怕累，每天都赶去他家五六趟，
帮患者换尿布、通便。这样的临终护理和
人文关怀，他已经做了340多次。

忙碌之余，陈伟琳总在思索：“除了用
专业知识服务别人外，还有什么方法能更
好地帮助别人呢？”2003 年秋季的一次无
偿献血知识讲座，终于让他找到了答案。
从此，他与无偿献血结下不解之缘。

13 年来，陈伟琳从捐献全血逐步“升
格”为捐献血小板。截至 2016 年 12 月 6
日，他已累计献血 88 次，机采血小板 81
次，累计献血总量达 11.6 万毫升，拥有献
血证 38 本。他的青春献给了后溪村，他的
热血却流淌到更为广阔的地方。

“现在，普通村医都处于严重脱节状
态。”湖西卫生院公共卫生科的黄玉华告
诉记者，“这也是村医面临的一个困境。”

多年来，陈伟琳一次次拒绝了高收入
的“橄榄枝”。他说：“乡亲们已经习惯我了，
得为他们的健康负责。将来，我也希望儿子
能成为医生，把‘家庭医生’一直做下去。”

▶ 陈伟琳
给 73 岁 的 黄
秀 兰 老 人 体
检。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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